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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鼎家世、交游、殁时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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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宣鼎生父宣锟尝流寓兴化，嗣父宣铭曾任凤阳府训导，

其挚友“风萍漫士”即大兴刘芝龄；淮上友人傅介清，名卓，著有《梦岩诗

钞》，传本今存，记录了傅、宣二人交往的详细过程。傅卓《哭宣瘦梅》一

诗确证宣鼎殁于光绪五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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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鼎（１８３２—１８７９），字子九，号瘦梅，安徽天长人，晚清著名文言

小说家，其《夜雨秋灯录》与《夜雨秋灯续录》乃中国文言小说史上最绚

烂的奇葩之一。可惜，长期以来，对于这样一位有着卓越成就且离我们

并不算久远的文言小说家，除去《夜雨秋灯录自序》陈述的信息，学界

另外了解得还真不多。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甚至还没

能弄清楚宣鼎的生卒年限。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分别于１９８５年由岳

麓书社和１９９６年由重庆出版社推出的两种《夜雨秋灯录》点校本，其出

版说明或校者前言，竟都说“宣鼎（１８６２—１９０８）”。这种状况到近数年

始有所改变，张振国、盛洋、于师号等几位学者，利用《申报》及其副刊

《寰宇琐记》等晚清民国期刊刊登的宣鼎诗文以及实地调查，终于对

宣鼎的家世生平研究有了新的推进① 。鉴于宣鼎曾流落淮安经年，

笔者又曾长期在淮安工作，所以对其也颇为留意。今拟在时贤考证的

基础上，结合本人所掌握的一些资料，将宣鼎生平事迹的研究往前再推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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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父、嗣父考

宣鼎在《夜雨秋灯录自序》《旌表节孝宣节母王太孺人苦节图说》等

文中诉述家世时，屡道其嗣父与生父，然皆从传统不敢道其名讳。于是，

盛洋的《宣鼎家谱》、于师号的《宣鼎家世与生平事迹新证》二文，在绘制宣 鼎

的世系图表时，亦皆付阙如。其实，宣鼎生父与嗣父的名讳均可考见。

先看《旌表节孝宣节母王太孺人苦节图说》一文提供的相关信息：

“吾祖娶贤裔顾太孺人，生吾父考、吾叔考、吾生父。……吾父兄弟辈庠

生居多…… 吾父考以明经官凤阳训导；胞叔文学生，早逝；吾生父亦以

恩贡候选教谕，例得封祖考修职郎、祖妣太孺人。”② 再看《夜雨秋灯录

自序》：“二十外先慈见背，先嗣父广文公又见背。廿六，奉生父命，赘入

外家，方得延残喘。”③

两相对照，可知宣鼎生身之父乃候选教谕，未得实授；嗣父即《苦节

图说》所谓“吾父”，乃是其伯父，曾得官凤阳训导。广文者，唐代广文馆

官员之统称，明清时期通称府县教官，未实授者不可谓也。另，明清府

县学生员，一般分文武两类。除此之外，尚有若干特别种类，诸如乐舞生、

奉祀生、天文生等。文学生亦属特种，指“由文生员承袭世职尚未学习期满 补

缺者”④。《清史稿》卷四八六《毛岳生传》载“宝山毛岳生，字申甫，用难荫改

文学生”⑤，即其例也。宣鼎早逝之胞叔为文学生，亦然。

检光绪《凤阳府志》卷六下《职官》：训导“宣铭，泗州增贡”⑥ ，初任

职在道光元年（１８２１）稍后。因为道光元年（１８２１）训导是当涂举人朱孔

泉，宣铭紧随其后，再无其他宣氏。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三十三

亦曰：“宣铭，泗州人，增贡，凤阳府训导。”⑦ 检《清史稿》卷五十九《地理

志（六）》：“凤阳府…… 康熙六年，分隶安徽省。雍正三年，升颍、亳、泗

三州为直隶州，分颍上、霍丘属颍，太和、蒙城属亳，盱眙、天长、五河属

泗。”⑧ 可知天长县隶属于泗州。曰天长，曰泗州，所指地域有大小，性

质无不同。而泗州于雍正三年（１７２５）之前，原属凤阳府。这表明宣鼎

嗣父宣铭任职地离家甚近也。

又，《续修兴化县志》卷十三《人物传· 流寓》揭载宣鼎及其生父情

况曰：“宣锟，字冶樵，天长恩贡。避粤匪乱居兴。精子平学，兼卖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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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吕祖坛，人初莫知之也。邑弟子群乞代作窗艺，为塾师所悉，大奇之。

复命题往试，挥笔立就。邑中名流始往与谈风骚，析经义，锋发韵流，四

座倾动。乃相率治馆舍，置讲室，遣子弟就学，礼以上宾。锟古体瓣香

唐贤，深得汉魏六朝韵味，邑中长古体者多出其门。与地方宴会，缙绅

满庭，锟独衣履垢敝，酬酢其间。风节高峻，一时推崇。子鼎，字瘦梅，

善画工书，诗得父遗意，时人谓之‘三绝’。后迁高邮，稿多散佚，惟《夜雨 秋

灯录》笔记行世。次鼐，亦能文。”⑨ 是知宣鼎生父宣锟。铭、锟，均金字旁，

正符合一般兄弟取名规律。此项材料表明生父风度非凡，具有多方面 的才

华，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宣鼎之所以能在诗书画方面取得不俗的 成就，

赢得“三绝”美誉，与其生身之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密不可分。盛洋《宣 鼎家谱》

称：“近年来，宣鼎及其作品越来越受到读者们的重视，但是一直没 有发现宣

鼎生平的官方资料，这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续修兴化县 志》所载，或

许可以稍稍弥补宣鼎生平无官方资料的缺憾。

宣锟至兴化既然是因“避粤匪乱”，那便是在咸丰九年（１８５９）春末

以后，或即在该年夏。而宣鼎则未必，即便其该年夏也随宣锟到了兴

化，不久应该就离开了。根据宣鼎自己提供的各种信息、盛洋《宣鼎生

平考》的排比，其咸丰九年（１８５９）秋已经“从军江上”，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在上海卖画为生，同治二年（１８６４）至五年（１８６７）在盐城作幕僚，同治九

年（１８７１）初秋在清河，未几至桃源，十年以后至山东，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已在高邮。然则宣鼎在兴化的时段最大可能就只有同治六年至八年

（１８６８—１８７０）。《夜雨秋灯录》卷七《独角兽》：“兴化有丐者，乞食市廛

间，观者围之如堵墙，余曾亦趋视。”⑩ 是其曾在兴化生活的明确自供。

顺及，《续修兴化县志》载宣鼎有弟名鼐，亦属前所未有的新发现。

《旌表节孝宣节母王太孺人苦节图说》尾署：“光绪纪元孟夏四月之吉，

元孙宣鼎同弟苕合撰于姑苏客馆。”从兄弟取名字形相近的一般规律而

言，鼐与鼎更像亲兄弟俩，而苕是不是鼎的胞弟，现在看来颇值得存疑。

或许宣苕乃宣铭之子。

二、挚友“风萍漫士”考

风萍漫士是宣鼎生平交游中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光绪三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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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尊闻阁主《覆风萍漫士书》曰：“前由局接奉手教，并贵友所著《夜雨

秋灯录》一百十六篇，开缄循诵，不觉喜溢眉端，是书清而不淡，丽而不

佻，实为近今说部之最。谨即付诸手民，以公同好。恐劳垂注，先此布

闻。顺颂著安，不罄。”瑏瑡 同年六月，《申报》馆刊登《发售〈返魂香〉告白》

曰：“《返魂香》一书，系天长宣君瘦梅所谱曲，而风萍漫士邮寄来申，本

馆发工排印。今于本月二十三日，即礼拜四，又继《淮军平捻记》而出售

矣。凡为戏四十出，订成二册。说白明晰，关目新鲜。其曲皆按工尺而

填，可以奏诸梨园，使优孟衣冠仿演。即闲坐偶观，亦可静觇生旦净丑

之形状，真院本中之奇构也。每部计洋二角，欲阅者祈早日向本馆账房

或本外埠卖报送报人购取可也。此布。”瑏瑢 光绪五年十月，尊闻阁主又

《覆风萍漫士书》曰：“一昨接奉手翰。领悉壹是。故友宣君瘦梅所著

《夜雨秋灯续录》八卷，读之不胜悲感。谨藏行箧，乞勿萦怀。此福，叩

颂炉安。不宣。”瑏瑣 以是知宣鼎生平三部最重要的作品《夜雨秋灯录》

《夜雨秋灯续录》和《返魂香》，都是由风萍漫士推荐给尊闻阁主或《申

报》馆的。尊闻阁主是《申报》主编钱征（字昕伯）的别号，而《夜雨秋灯

录》和《夜雨秋灯续录》两部小说，如同戏曲《返魂香》一样，也都是由《申

报》编辑社出版发行的。那么，作为红娘将宣鼎的作品介绍给《申报》社

主编的风萍漫士究竟是谁呢？ 盛洋《宣鼎生平考》一文坦言：“‘风萍漫

士’是何许人学术界尚无考证，笔者也没能考证出其身份。”

案：风萍漫士其人可考。检《申报》光绪三年三月十九日［１８７７年５

月２日］第１５３８号第三版载鹄村种术农人所写《盂城舣舟游放生寺

记》，文云：“光绪丁丑春正月，仆与沈紫卿农部在淮阴市上草草度岁，共

得唱和诗三百首，词二十阕，文五，颂一，然循例文字不足以开豁心胸，

缘无胜境可流连，无嘉品饱眼福也。月之上旬，同买舟往梁溪，道出秦

邮，遇石尤阻客，舣舟御码头，问诸土人，此间有游览地否？云登岸数十

步即有精蓝，修葺既新，瞿昙亦不俗。乃拉农部往。寺门外有墙，门在

绿荫中，署额云‘城市山林’，宛与景合。大门署‘放生禅寺’四字，古槐

夹道，石路坦平，秀爽之气已扑人眉宇。诣正殿…… 两壁悬大屏十二幅，

每幅长丈二，阔二尺，摹各家山水，系宣君瘦梅一手所作。此君仆素

·２１９·



闻其名而未面也。…… 时日已下春，方丈犹未回，怅然遂去。越日，晤

风萍漫士，坚留作平原十日之聚，舍舟登陆，盘桓过花朝犹未行。”以是

可知风萍漫士住在秦邮。

复检《申报》光绪四年三月初四日［１８７８年４月６日］第１８２３号第

三版刊登仓山旧主绝句两首，题曰《风萍漫士远自秦邮赠以折箑，箑上

拓金石古器数种，云系仪征阮氏遗物，盖太傅裔孙景岑所手拓也。感佩

遥情，诗以谢之》，诗云：“一握春风远寄将，离怀枨触感河梁。故人情重

如彝鼎，摇动能生四座凉。”“海内当年仰秘藏，伤心劫火付沧桑。零星

赖有贤孙守，何止清芬百世扬。”尾署：“清明前三日仓山旧主脱稿于沪

上。”由诗题亦可证风萍漫士居于秦邮。秦邮者，高邮也。秦时于此筑

台置邮亭，故名。

考仓山旧主乃袁祖志（１８２７—１８９８）别号。仓山，原名小仓山，系乾

隆间文学名家袁枚的别业随园之所在。袁祖志，乃袁枚之孙，字翔甫，

号枚孙，因别署仓山旧主。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二

册载海上漱石生著《沪壖话旧录》中《仓山旧主轶事》云：“仓山旧主袁翔

甫先生祖志，前上海县知县袁又村大令祖德之弟，袁子才太史枚之稚孙

也。”瑏瑤 复考袁祖志《谈瀛阁诗稿》卷二《秋虫吟（下）》有题《刘石亭远自

秦邮赠以折箑，箑上拓金石古器数种，云系仪征阮氏遗物，盖太傅裔孙

景岑所手拓也。感佩遥情，诗以谢之》，诗曰：“一握春风远寄将，故人情

谊胜寻常。摩挲似比尊彝重，愧乏琼瑶作报章。”“海内当年仰秘藏，伤

心劫火付沧桑。零星收拾钦贤裔，世世清芬永奉扬。”瑏瑥 将《申报》所载与

此诗题及诗作对勘，虽稍稍有异，但大体则同，是知收入诗集时，作者 进

行了必要的修改。而尤可宝者，是其明确告知我们，前题所谓风萍漫 士，

即此之刘石亭也。风萍漫士姓刘，字或号石亭。

然则刘石亭又是何许人也？ 检宣鼎《题〈湘痕阁词稿〉后》有云：

“（光绪）三年秋，适节母堂弟袁翔甫先生宦游沪上，晤刘君式庭，始知稿

在，书来索稿甚切。”刘式庭既作为袁祖志与宣鼎之间的中介，无疑应即

是刘石亭，石亭、式庭，音同异写而已。又宣鼎《左州尊留别诗跋》曰：

“刘君式庭爱慕尤笃，嘱鼎略序颠末，未敢以不文辞。”瑏瑦 是知宣鼎与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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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庭关系确实非同一般。《申报》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１８８６年４

月２日］第４６５４号第９版刊有《两淮候补知事姓名籍贯全录》，云：“陈

恩瑞芰湖宛平……黄海长蕙伯汉军……刘芝龄式庭大兴……”据此可

知刘式庭（石亭）即侨寓在高邮的大兴人刘芝龄，他一直在此候补两淮 知

事。复检《翁同和日记》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九月初十日（１０月２５日）：

“淮安马头……丙子世侄刘芝龄，其祖未知何名，其父名庆臻，在扬州教

书，伊赘于姚县令来。”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四月廿四日（６月８日）：“盐

知事戴嘉玉（江西）、盐知事刘芝龄，均未见。”瑏瑧 因知刘芝龄候补的是两淮

盐运使司知事。又检《申报》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八月初五日［１９０３年

９月２５日］第九版《苏省官报》条，内载：“两淮候补盐知事刘芝龄禀知，

奉运司委解国本京饷来。”因知刘芝龄至少活到光绪末。

三、交游傅介清、陈伯融考

《申报》光绪元年十月初四日［１８７５年１１月１日］第１０７９号第三

版刊载闽人庄盉于光绪元年太岁乙亥春三月撰写的一篇专访《秦邮两 怪

客传》，始云：“两怪客何？ 一宣君鼎，字瘦梅，古天长军人；一沈君乃谦，

字建庭，山阴道上人。书秦邮何？ 两君皆同时客于邮者也。客何怪？

宣善画，沈善书，皆力追古奥，不屑与时流争妩媚也。仆自塞上归， 道出

淮阴，闻傅介清、陈伯融两秀才啧啧道两君之怪不去口。”以是知淮 阴傅

介清、陈伯融两秀才与宣鼎相当熟稔。

检《山阳艺文志》卷八：“傅卓，字介清，咸丰中诸生。”《续纂山阳县

志》卷十：“淮人多工六法……以书著者……陈墉，字伯容，廪贡。”瑏瑨

案：傅卓有《梦岩诗钞》八卷存世，其忘年交李福基钞注，今藏淮阴

师范学院图书馆。诗钞自序尾署“同治庚午菊月下浣介清傅卓自序于

梦岩草堂”，其中恰说到与宣鼎的订交：“己巳，与宣子瘦梅交，维时唱和甚

夥。”己巳即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彼时傅卓四十四岁，宣鼎三十八岁。

《梦岩诗钞》卷三收录己巳年作品，卷名下自注：“馆周仲甫鹾尹

家”，李福基校注：“四十四岁。”其中有题《小雪后八日，途遇天长宣瘦

梅，招饮小楼，畅谈别绪。翌日，瘦梅绘〈对饮话萍踪图〉，并以大篆额其

首。余感赋二律题其上，瘦梅走笔和之，一时传为佳话》，表明节令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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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傅、宣二人已经交往颇深了。傅诗曰：“西风黄叶乱飞鸦，握手重

寻旧酒家。三载离怀萦梦毂，一腔壮志各虚花。疏狂岂为穷愁改，书画

俱随阅历加。醉倒金樽歌当哭，隔墙人正拨琵琶。”“笔札劳劳为养亲，

半生湖海叹沉沦。奇才原说天能嫉，纯孝从来世所珍。血性交情逾骨

肉，语言水乳倍精神。笑余久作吹箫客，遍遇穷途弹铗人。”附录《宣瘦

梅和章》：“年来依旧失巢鸦，琴剑飘零到处家。面是风尘非菜色，骨经

霜雪胜梅花。才人讵肯青衫老，知己曾无白眼加。盥读君诗悲且壮，按

腔直欲付筝琶。”“话到飘蓬意倍亲，凌云浩气总湮沦。赏音难得焦桐

听，拙枝犹怀敝帚珍。剩有雄谈惊座客，笑无奇术媚钱神。穷途觅食休

惆怅，我亦淮阴把钓人。”瘦梅此二诗，前所未见，赖《梦岩诗钞》保存。

它显示一个重要信息，同治八年冬，宣鼎在淮上。

《梦岩诗钞》卷首有宣鼎题辞四首，亦前所未见之瘦梅佚作，云：“客

与雁俱南，斜阳堕夕岚。偎城停短棹，近市隐诗龛。旧雨七年别，深情

千尺潭。为君话游迹，泰岱悔孤探。”“相对浑如寐，依然瘦且狂。回思

云树远，翻觉梦魂凉。我自石盈袖，君还诗压囊。豪吟曾几日，笑指酒

家墙。”“一见一回老，销磨况是诗。天嗔三绝技，人恕十分痴。味淡若

饮水，身劳胜举棋。空囊无长物，惟有对捻髭。”“此卷莫轻掷，寒江咽怒

潮。千秋名士句，五夜玉人箫。纵少分襟苦，应怜客路遥。况余身不系，

惜别又明朝。”这四首题辞不是《梦岩诗钞》最后结集时所作，而是此前题赞 傅

卓诗。检《诗钞》卷三之癸酉年（１８７３）内有《和瘦梅题拙集原韵》四首，即和

宣鼎题辞韵。因知宣鼎五律四首应作于同治十二年癸酉。

从宣鼎题诗第一首之“旧雨七年别”句可知，宣、傅订交虽在同治八

年，但二人初识却远在此前。即由同治十二年逆推七年，乃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也。当然前述同治八年傅卓赠宣鼎诗已经透露了这一信息，足

可与此宣鼎题赠傅卓诗相印证。傅诗云“三载离怀萦梦毂”，由同治八

年前推三载，不正表明同治五年二人初识么？

《梦岩诗钞》显示，同治十二年癸酉内，宣鼎与傅卓交往频密。除了

以上一组赠酬诗外，癸酉年内傅卓还有以下两题四首题赠宣鼎作品：

《题瘦梅〈粉铎图〉小戏三十六出，每幅自题古乐府》：“萧萧笔札走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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傀儡登场剧可怜。写就斯图翻一笑，是人是己转茫然。”“痴聋唤醒费精

神，说法何妨各现身。偌大干坤都是戏，解人还赖个中人。”《赠瘦梅山

水并二绝，以志别》：“长堤落日淡遥岚，小别淮干思不堪。此去行囊真

克壮，满船书画到江南。”“茫茫离绪向谁论，饯罢君行我断魂。座有梅

花尊有酒，一天风雪不开门。”

案：宣鼎所作《三十六声粉铎图咏》“是研究晚 清昆曲的珍贵资

料”瑏瑩 ，现藏于扬州市博物馆，折子装，左画右诗。所画系晚清昆曲舞台

上流行的三十六出丑角戏，每戏一画，附歌行体诗一首。诗后或注创作

时间地点。其中最晚者为第三十三幅《大小骗》题诗尾署：“时癸酉新秋

荷花再生日，小住任城，笔墨遣兴。”末附《铎余逸韵》十七首，诉说自己

和戏曲的种种姻缘，尾署：“时同治癸酉岁秋七月写就，是夜正逢七夕良

辰。”两处尾署，共同表明着该图完成于同治十二年初秋，时客山东任城。

傅卓为该组画所题七绝二首是现存最早的《三十六声粉铎图咏》之题咏。

傅卓绘赠宣鼎的山水画上所题绝句，其二“座有梅花尊有酒，一天风雪

不开门”句，清晰地表明同治十二年冬天，宣鼎已经在淮上，其离开大约

是在该年底。

傅卓其人，现存公开材料甚少。幸好其《梦岩诗钞》自序及编年下

之李福基注提供的信息较为丰富，兹据以简述如下：傅卓（１８２６—

１９０１），字介清，原名福增。咸丰元年诸生，十年从军至齐鲁。同治元年

秋病归淮上，四年复从军幕至河南，五年回乡坐馆。六十后家居赋闲。

其生年据诗钞编年下李福清注岁数推得，其卒年见李福清《哭傅丈，即

用其六十自寿元韵》七律四首，兹仅录其二：“荼蘼花下倒芳樽，古事今

人对酒论。回首春风成梦境，伤心秋月冷闲门。瘦梅同享千秋誉（谓宣

道人），小李难酬两字恩（丈题余集云：一卷新诗梅数笔，将军小李又知

名）。剩有遗珠百六十（余承命选诗，以先生心血所在，不忍过弃，仅汰

十之二三。复择其精者百六十首，存箧中），精光宝气椟中存。”瑐瑠 《三近草

堂诗集》编年排序，该组诗编于辛丑，故据定傅卓卒年。

陈墉事迹不甚详。《梦岩诗钞》中有与陈墉往来酬唱之作若干，因

知其与傅卓关系密切。宣鼎《旌表节孝宣节母王太孺人苦节图说》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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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尾署：“淮安府廪贡生陈墉代填祖讳。”因知其与宣鼎交谊不浅，否则

宣鼎不会请他代填祖讳。《淮山肄雅录》卷下载陈墉为同治二年癸亥孙

如仅案下诸生瑐瑡 。《小方壶斋丛书》第四集收录其《国朝人书评》一卷，

末附编纂者王锡祺跋曰：“伯容故善书，尝临褚《圣教》千余通，临米《蜀

素》亦数百通也。兹仿梁武《书评》，评所见国朝人书，精至确当。谷人

叔亟为宏奖，方春持来属印问世，以供临池家之精鉴。伯容堕地茹素，

长清癯，颇似阇黎。有大喜大忧，或失其常度。以兼工画，人目之大痴，

自亦不讳云。光绪乙未季春，同研王锡祺。”瑐瑢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有关陈

墉的较详描述了。

四、殁时考

宣鼎的生卒年岁，是近来学者进行宣鼎生平探索的热点。要而言

之，《夜雨秋灯录自序》谓二十七岁那年，“红巾突至”；甲戌那年，他四十

三岁；九月廿八是其生日；宣鼎《铎余逸韵》跋语中言癸酉那年，他“得二

百五十二甲子”，即四十二岁。研究者们根据这些材料，推证宣鼎生于

１８３２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应该说，这一结论是可以作为定谳的了。

至于其卒年及其具体时节，则颇有异说。蔡尔康《夜雨秋灯续录

叙》：“此余亡友宣君瘦梅之所著也。盖《续录》犹未梓成，而先生已赴玉

楼召矣。”尾 署：“光 绪六年岁次上章执徐秋八月，缕 馨仙史蔡尔康

序。”瑐瑣 何镛《夜雨秋灯续录后序》：“瘦梅宣君有《夜雨秋灯录》之著，余

取而读之。……今又出其续录八卷，余又取而读之。…… 盖维时宣君

已归道山矣。”尾署：“光绪庚辰八月既望，古越高昌寒食生何镛荟升氏

识于春申客次。”瑐瑤 光绪庚辰亦即光绪六年。光绪六年九月，《申报》刊

登广告《〈夜雨秋灯续录〉出售》：“天长宣君瘦梅所著《夜雨秋灯录》一

书，本馆精校排印，识者谓说部书诣至于此，真神而明之矣。今宣君已

归道山，而续录尚未问世，人琴之感，海内同之。今本馆亦取以印行，俾

是书之不与精爽俱亡也。每部仍订八本，价亦四角五分，于礼拜二出

售，诸君赐顾为盼。”瑐瑥 研究者们据此认定宣鼎卒于光绪六年八月之前

未久，或即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张振国《宣鼎生卒年及文献遗存略考》一文，根据《申报》光绪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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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八日［１８８０年２月１７日］第２４３９号第一版刊登的广告《得书酬

洋》：“《夜雨秋灯续录》一书，为故友宣君瘦梅所著。君亡后，家徒四壁，

茕茕德曜，无以为生。蒙取元稿见示，用即筹洋三十元以为身后之润。

当交妥友觅便转寄，收到后祈即赐收字为盼。”认定宣鼎不是卒于光绪

六年，而“当在光绪五年（１８７９）旧历年底之前，很可能就是在光绪五年

的腊月去世的。”这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盛洋检得《申报》光绪五年十月

载尊闻阁主《覆风萍漫士书》曰：“一昨接奉手翰。领悉壹是。故友宣君

瘦梅所著《夜雨秋灯续录》八卷，读之不胜悲感。谨藏行箧，乞勿萦怀。

此福，叩颂炉安。不宣。”瑐瑦 进一步认定“宣鼎应该死于１８７９年的１２月

间”。这比张振国的判定又提前了两个月。

客观地说，张振国的推证是稳妥的，盛洋发现了新信息是难能可贵

的，但他的推论却是有漏洞的。首先，既然尊闻阁主称“故友宣君瘦梅

所著《夜雨秋灯续录》八卷”，且“读之不胜悲感”，则其时宣鼎已去世无

疑。盛君强解“故友”为“老朋友”，尊闻阁主发表该信时，“宣鼎还没有

亡故”。然则请问尊闻阁主读到《夜雨秋灯续录》八卷时，为何要“不胜

悲感”呢？难不成《夜雨秋灯续录》是一部悲情小说集？ 其次，追根溯源，

盛君之所以如此强辩，还因为其错读了宣鼎的另一组题画诗。该组 诗发

表于《申报》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十日［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２２日］第２３８８号第

三版，题曰《丁丑四月二十一日，座客既去，妻孥就寝，新月初上，好 风徐

来，强起焚香瀹茗，观日间所作山水小册，各系题句，即乞海内大吟 坛惠

赐玉和》，末署：“天长宣瘦梅遗稿。”盛君根本没有看清该诗全题， 仅录

“惠赐玉和”四个字，然后想当然地推论道：“这些诗词有可能是宣 鼎临

终时要求登载的，也可能是宣鼎的这位朋友为了纪念宣鼎而将他 送给

自己的诗词投稿于《申报》，请求登载。…… 可以断定，宣鼎死于

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２２日之前。”结合前揭１１月３０日尊闻阁主发表的《覆风

萍漫士书》，盛君于是自信满满地断定宣鼎死于１８７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后，

１２月２２日前这段时间。殊不知该组诗是宣鼎于光绪三年丁丑四月二

十一日夜所作，非临终作也。连标题也没看明白，就匆忙下结论，失之

草率了。要之，盛君发现的这两条材料确实很重要，但是它们只能证明

·２２５·



宣鼎去世在光绪五年（１８７９）的１２月２２日之前，甚至还在１１月３０日

之前，即农历十月十七日之前。

检傅卓《梦岩诗钞》，其中有宣鼎去世时间更确切的信息。傅卓是

宣鼎淮上密友，前文有详考。其《梦岩诗钞》计八卷，按纪年月编排。卷

四下编年曰：“己卯四月，馆袁江姚蔼如鹾司马国仁寓，广东人。五十四

岁。”在《端阳述怀，用客秦邮韵》《六月二十一日立秋有感》二题后，有

《哭宣瘦梅》七绝四首，分别曰：“袁浦惊闻噩耗来，几回肠断几疑猜。斯

人如此了残局，敢说苍苍不嫉才？”“三至淮干结契真，酒酣击筑话风尘。

新诗同重鸡林价，湖海知名剩几人？”“喜报今春忽弄璋，摩挲膝下愿宜

偿。鹤来（子之名）偏促梅花落，乔梓嗟难共一堂。”“聪明原不及胡涂，

命薄财丰等是夫。一束生刍诗数首，西风残月吊珠湖。”紧接着是诗题《重 九

后携黄静澜、龚方舟游路氏环漪别墅有感》。这充分证明宣鼎殁于光绪 五年

己卯（１８７９）立秋之后，重九之前，也就是秋七月或八月间。

顺及，傅卓《哭宣瘦梅》其三所透露的另一条信息也不容忽视，那就

是宣鼎在光绪五年的春天还生了个儿子，名叫鹤来。《宣鼎家谱》《宣鼎

家世及生平事迹新证》诸文皆失考。

琐考戋戋，尚祈方家指正。

注释：

① 张振国《宣鼎生卒年及文献遗存略考》，载《滁州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盛洋《宣鼎生平考》《宣鼎家谱》，分别载《安徽文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２０１４年第１１

期；于师号《宣鼎家世及生平事迹新证》《晚清小说戏曲作家宣鼎交游考论》，分别 载

《明清小说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文教资料》２０１２年７月号上旬刊。

② 宣鼎、宣苕《旌表节孝宣节母王太孺人苦节图说》，载《寰宇琐纪》第十一期，

第１４页，《申报》馆仿聚珍版式铅印本。

③ 宣鼎《夜雨秋灯录》卷首，《申报》馆仿聚珍版铅印本。

④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二十五《礼部（七）》，第４页，托津等奉敕撰，嘉庆二

十三年版。

⑤⑧ 分别见《二十五史》第１２册第１５３６页、第１１册第２８８页，上海古籍出版

社、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联合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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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冯煦、魏家骅《凤阳府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安徽府县志辑》第３２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３页。

⑦ 沈葆桢、曾国藩《重修安徽通志》，光绪五年刻本，第２３页。

⑨ 李详《民国续修兴化县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丛书· 江苏府县志辑》第

４８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４０页。

⑩ 宣鼎《夜雨秋灯录》卷七，《申报》馆仿聚珍版印本，第２８页。

瑏瑡瑏瑢瑐瑥 分别载《申报》光绪三年三月十九日［１８７７年５月２日］第１５３８号第一

版、光绪三年六月二十一日［１８７７年７月３１日］第１６１５号第一版、光绪六年九月

十五日［１８８０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２６８３号第一版。

瑏瑣瑐瑦 并见《申报》光绪五年十月十七日［１８７９年１１月３０日］第２３６６号第一版。

瑏瑤 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２）》，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３０４页。

瑏瑥 袁祖志《谈瀛阁诗稿》，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７０５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４５页。

瑏瑦 宣鼎《左州尊留别诗跋》，载《寰宇琐记》第十一卷，第１１页。

瑏瑧 翁同和《翁同和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４４、１０４０页。

瑏瑨 段朝端《山阳艺文志》卷八、《续纂山阳县志》卷十，俱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丛

书·江苏府县志辑》第５５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３１、３７５页。

瑏瑩 车锡伦、蒋静芬《清宣鼎的〈三十六声粉铎图咏〉》，载《戏曲研究》第６６辑，

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８７页。

瑐瑠 见李福清《三近草堂诗集》卷五，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勺湖渔墅刊本，第４页。

瑐瑡 《淮山肄雅录》卷下，嘉庆至民国递修本，第７０页。

瑐瑢 王锡祺《小方壶斋丛书》第四集末，光绪十八年印本。

瑐瑣瑐瑤 蔡尔康《夜雨秋灯续录叙》、何镛《夜雨秋灯续录后序》，均见宋欣点校本

《夜雨秋灯正续录》下册，时代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２页。

［作者简介］朱德慈，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扬州大学

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王丽，扬州大学文学院２０１８级古代

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胡莲玉）

·２２７·


